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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背景] 疲劳驾驶是现代社会公路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引
起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对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
薄弱。

[目的] 分析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以及工作时间、失眠和职业倦怠等因素对其
疲劳状况的影响。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3 年 7—8 月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W 市 3 个行政区的
长途货运物流市场（站）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为调查对象进行横断面研究。使用自行设
计的问卷调查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人口信息学特征和职业特征，并采用中文版《疲劳量
表-14》、《阿森斯失眠量表》和《职业倦怠量表》对其疲劳、失眠和职业倦怠状况进行测量。
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Kruskal-Wallis H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Spearman 相关系数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疲劳状况为应变量进行分层回归，研究各自变量对疲劳状况的影响。

[结果] 有效问卷 311 份，有效率 88.86%（311/350）。调查对象的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
总分的中位数和第 25、75 百分位数 [M（P25，P75）] 分别为 3.00（2.00，4.00）、2.00（1.00，3.00）
和 5.00（4.00，6.00）分。分组比较结果显示，除是否吸烟外，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
文化程度、从事货运时间、日均工作时间和平均月收入组疲劳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无睡眠障碍、可疑失眠和失眠组疲劳总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无、
中度和重度职业倦怠组疲劳总分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失眠状况得分与身体疲
劳（rs=0.507）、脑力疲劳（rs=0.547）和疲劳总分（rs=0.618）间均呈正相关（P < 0.001）。分层回归
分析结果提示，子女数量增加、日均工作时间延长、失眠问题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的
增加与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呈正向关联（P < 0.05），所建立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
司机疲劳状况的多元回归方程为：疲劳总分=7.579+0.581×子女数量+0.916×日均工作时间+
0.434×失眠状况得分+0.754×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

[结论] 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不容乐观，子女数量增加、日均工作时间延长、失
眠症状严重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增加可能对其疲劳状况具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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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Fatigue driving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s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fatigue condition of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
tention. Research on the fatigu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rare at presen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fatigue among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and the impacts of factors such as working hours, insomnia,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on
their fatigu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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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Using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 cross-sectional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uly to August 2023, enrolling heavy-duty com-
mercial truck drivers in long-distance freight logistics markets (stations) located in three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W City,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emographic and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duty com-
mercial truck drivers, and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Fatigue Scale-14 (FS-14), Athens Insomnia Scale (AIS), and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 (MBI-G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ir fatigue, insomnia,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status, respectively. Mann-Whitney U
test and Kruskal-Walls H test were used to compare intergroup differences,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selected variables on fatigue status.

[Results] This study obtained 311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a valid recovery rate of 88.86% (311/350). The physical fatigue, mental fa-
tigue, and total fatigue scores of the survey subjects in M (P25, P75) were 3.00 (2.00, 4.00), 2.00 (1.00, 3.00), and 5.00 (4.00, 6.00), respec-
tively. The comparison results showed that, except for smoking,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otal fatigue scores be-
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age, marital status, number of children, educational level, service length of freight transportation, average daily
working time, and average monthly income (P < 0.05).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fatigue score among the groups without sleep disorders,
with  suspected  insomnia,  and  with  insomnia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1).  The  difference  in  total  fatigue  score  among  the
groups without occupational burnout, with moderate occupational burnout, and with severe occupational burnout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1). Posi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between insomnia score and scores of physical fatigue (rs=0.507), mental fatigue
(rs=0.547),  and  total  fatigue  (rs=0.618)  (P < 0.001).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s  revealed  that  having  more  children,  extended  daily
working hours, insomnia, and increased scores of decreas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were negativ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atigue status
of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P < 0.05), and the final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total fatigue score=7.579+0.581×number of chil-
dren+0.916×average daily working time+0.434×score of AIS+0.754×score of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Conclusion] The fatigue status of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is not optimistic.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xtended
daily working hours, severe insomnia symptoms, and increased scores of decreas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associate with their worse
fatigue status.

Keywords: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 fatigue; insomnia; occupational burnout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转变，物流
行业快速扩张，不断完善的高速公路网以及电子商务
的蓬勃发展为公路货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型
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角色愈发凸显[1]。

在我国，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是一个庞大的群
体，具有独特的职业特征，其劳动以运输货物为中心
任务，行动轨迹从装货点到卸货点，具有显著的流动
性，“开车上路”是其劳动内容的核心环节，驾驶车辆的
过程中，需要注意路况、天气、车况等问题，以随时应
对劳动过程中的各种突发状况与意外风险，长期面临
高负荷状态可能引起职业倦怠，对疲劳有负面影响[2]。
除驾驶车辆外，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劳动内容还
包括联系合适的货源、协商报酬、装卸货物、维修车
辆等，作息制度不规律，工作时间可能因经济效益而
主动或被迫延长[3]

，而疲劳与工作时间密切相关[4]。区
别于快递员和出租车司机，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在
运输货物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看管货物或自身
经济条件等因素，他们一般住在车上，因为条件有限，

意味着他们难以获得较好的睡眠质量，睡眠质量差也
与其疲劳状况联系紧密[5]

，疲劳驾驶是公路交通事故
的重要诱因[6]。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已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目前，我国对该群体的职业
特征及与其疲劳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尚不清楚哪些
因素与疲劳有关。为此，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

法，旨在测量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并
假设部分人口信息学特征和职业特征指标及职业倦
怠、工作时间和失眠可能与其疲劳状况有关，从职业
卫生的角度探寻影响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
况的因素，为减轻其疲劳状况提供可能的干预靶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于 2023 年 7—8 月应用
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调查对象来自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 W 市，根据该市的行政区域划分，将总体
分为 7 个群，从中随机抽取 3 个行政区，对这些区域
内接收来自全国各地货物的 16 家长途货运物流市场
（站）内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进行调查。根据横断
面研究样本量的估算原则，即样本量是研究变量的 10~
20 倍[7]

，本研究共包含 14 个变量，同时考虑 10％的无
效样本率，样本量为 308 例。参照 GB1589—2016《汽
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本
调查中“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界定是指从事商业
运营，总质量大于等于 12 000 kg 的载货车辆的驾驶职
业人群。

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①年龄 18~60 岁；②从事
重型载货运营一年以上；③所持驾驶及车辆运营证件
均在有效期内。排除标准：①甲状腺功能减退、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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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易引起疲劳的疾病；②严重的心、肝、肾、肺及其他
重要脏器疾病和恶性肿瘤患者。本研究已通过宁德师
范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编号：NDNU-LL-202106），研
究对象均了解研究性质、可能的后果，签署知情同意
书，自主填写调查问卷。
 1.2   一般人口信息学特征和职业特征调查

采用问卷星的形式进行调查，使用自行设计的问
卷调查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人口信息学特征和
职业特征，人口信息学特征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子
女数量、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吸烟等指标，本研究中
的吸烟者指调查时吸烟的人和曾经吸烟的人[8]。职业
特征包括近一个月以来的日均工作时间（本调查中工
作时间包括驾驶车辆、联系货源、装卸货物、维修车
辆等时间，但夜间在公路服务区停车睡眠的时间不被
计算在内）、从事货运时间等。
 1.3   疲劳状况评价

采用中文版《疲劳量表-14》（Fatigue Scale-14, FS-
14）进行测量，FS-14 包含二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其
中第 1~8 个条目为躯体疲劳，第 9~14 个条目为脑力
疲劳。被调查者依据所描述的情况与自身实际情况是
否相符合，分别选择“是”或“否”，回答“是”计为 1 分，

回答“否”计为 0 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躯体疲劳和
脑力疲劳分别计分，前者最高分值为 8 分，后者最高
分值为 6 分，二者相加得到疲劳总分，最高为 14 分，

分值越高，反映被调查者的疲劳程度越严重[9]。本次调
查 FS-14 的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的 Chron-
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43、0.883 和 0.871。
 1.4   失眠状况评价

采用中文版《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 AIS）进行测量，AIS 包含了与睡眠密切相关的多
个维度的问题，如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早醒等，

共 8 个条目，被调查者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每个条目均采用 0~3 分的 4 级赋分，总得分在 0~24
分之间，得分越高，反映被调查者的失眠情况越严重。
AIS 总评分 < 4 分为无睡眠障碍，AIS 总评分 4~6 分为
可疑失眠，AIS 总评分 > 6 分为失眠 [10]。本次调查 AIS
的 Ch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4。
 1.5   职业倦怠评价

采用中文版《职业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  MBI-GS）进行测量，MBI-GS
包含三个维度，共 16 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 0~6 分
的 7 级赋分，其中第 11~16 个条目的得分需反向计分。
第 1~5 个条目为情绪耗竭，得分为该 5 个条目得分的

均数，第 6~10 个条目为人格解体，得分为该 5 个条目
得分的均数，第 11~16 个条目为个人成就感降低，得
分为该 6 个条目得分的均数。以 0.4×情绪耗竭+0.3×
人格解体+0.3×个人成就感降低，计算得到 MBI-GS 总
分，当该值小于 1.5 判定为不存在职业倦怠，大于等
于 1.5 且小于 3.5 判定为轻中度职业倦怠，大于等于
3.5 判定为重度职业倦怠[11]。本次调查 MBI-GS 的情绪
耗竭、人格解体、个人成就感降低和职业倦怠总分的
Ch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49、0.832、0.824 和 0.833。
 1.6   质量控制

为保证调查工作顺利开展，调查前联系长途货运
物流市场（站）行政管理部门，取得配合，并对课题组成
员进行培训，讲解问卷填写注意事项，统一指导语。调
查后统一保存问卷，双人审核，检查问卷选项填写的
完整性及逻辑错误等，剔除不合格问卷。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 FS-14、
AIS 和 MBI-GS 得分等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不符
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中位数（M）和第 25、75 百分位
数（P25， P75）进行描述 ，并采用 Mann-Whitney U 和
Kruskal-Wallis H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对婚姻状况、子
女数量和吸烟情况等计数资料以百分率的形式进行
描述，使用 Chronbach's α 系数表示各量表及其分量表
的信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系数来分析各变量之间
的相关性。以疲劳状况为应变量，分别以人口信息学
特征为第一层，在此基础上加入 AIS 得分为第二层，再
加入 MBI-GS 三个维度的得分为第三层，进行分层回
归，自变量进入模型的方式为输入（enter）法，研究各
自变量对疲劳状况的影响，检验水准 α＝0.05（双侧检
验)。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人口信息学和职业特征及疲劳状况

本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311 份，有效率 88.86%（311/
350）。本次调查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年龄范围
为 22~56 岁，已婚比例达到 82.96%，初中及以下教育
程度者占 52.09%，该群体中有 1 个和 2 个孩子的比例
较高，分别为 36.98%和 36.01%，驾龄为 6~10 年的调
查对象占比最高，达到 46.62%，日均工作时间超过 8 h
的占比 69.13%，月均收入未超过 5 000 元的占比
35.05%，吸烟者的比例为 37.62%，见表 1。311 名调查
对象的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分别为
3.00（2.00，4.00）、2.00（1.00，3.00）和 5.00（4.00，6.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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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结果显示，除是否吸烟外，不同年龄、婚姻状况、
子女数量、文化程度、从事货运时间、日均工作时间

和平均月收入组的疲劳总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2.2   不同失眠和职业倦怠组间的疲劳状况
311 名调查对象的 AIS 和 MBI-GS 得分分别为 5.00

（3.00，6.00）和 3.13（2.28，3.42）。调查对象中无睡眠障

碍、可疑失眠和失眠组疲劳总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1），无职业倦怠、中度职业倦怠和重度职业倦怠
组疲劳总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2。

 2.3   调查对象的疲劳状况与失眠和职业倦怠的相关性
除身体疲劳与情绪耗竭无相关外，重型载货运营

卡车司机的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分别与

AIS 和 MBI-GS 及其三个分量表的得分均具有相关性（P < 

0.05），其中 AIS 与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均
呈正相关（P < 0.001），见表 3。

 

表 1   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人口信息学和职业特征及不同组间疲劳总分的比较 （n=311） 
Table 1    Demographic and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tal fatigue scores of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n=311)

 

指标 分类 人数(构成比/%) 疲劳总分[M (P25，P75)] Z/H P

年龄/岁 ≤30 19(6.11) 5.00(5.00，10.00) 9.282 0.026

31~ 225(72.35) 5.00(4.00，6.00)

41~ 57(18.33) 3.00(2.00，7.00)

51~ 10(3.22) 5.00(5.00，5.50)

婚姻状况 未婚 35(11.25) 3.00(3.00，6.00) 7.721 0.021

已婚 258(82.96) 5.00(4.00，6.00)

离婚/丧偶 18(5.79) 5.00(5.00，12.00)

子女数量 0 53(17.04) 5.00(3.00，6.00) 117.204 <0.001

1 115(36.98) 4.00(3.00，5.00)

2 112(36.01) 6.00(5.00，8.00)

≥3 31(9.97) 8.00(5.00，11.0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6(18.01) 4.00(3.00，6.00) 9.076 0.028

初中 106(34.08) 5.00(5.00，7.25)

高中 123(39.55) 5.00(4.00，6.00)

大专及以上 26(8.36) 5.50(2.00，8.00)

从事货运时间/年 ≤5 69(22.19) 5.00(2.00，6.00) 11.862 0.003

6~ 145(46.62) 5.00(4.00，8.00)

11~ 97(31.19) 5.00(4.00，7.00)

日均工作时间/h ≤8 96(30.87) 4.00(3.00，5.00) 45.237 <0.001

9~ 113(36.33) 5.00(4.00，5.00)

13~ 102(32.80) 7.00(5.00，10.00)

平均月收入/元 ≤5 000 109(35.05) 6.00(5.00，11.00) 64.324 <0.001

5 001~ 92(29.58) 5.00(4.00，5.00)

10 000~ 110(35.37) 4.00(3.00，5.00)

吸烟 是 117(37.62) 5.00(3.00，7.00) −1.137 0.256

否 194(62.38) 5.00(4.00，6.00)

合计 311(100.00) 5.00(4.00，6.00)

 

表 2   不同失眠和职业倦怠分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间的疲劳总分比较 （n=311） 
Table 2    Total fatigue scores among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by insomnia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categories (n=311)

 

指标 分类 人数(构成比/%) 疲劳总分[M (P25，P75)] H P

失眠 无睡眠障碍 115(36.98) 3.00(3.00，5.00) 116.949 <0.001

可疑失眠 122(39.23) 5.00(5.00，5.00)

失眠 74(23.79) 8.00(5.00，11.00)

职业倦怠 无职业倦怠 20(6.43) 5.00(4.00，6.00) 30.091 <0.001

中度职业倦怠 216(69.45) 5.00(3.00，5.00)

重度职业倦怠 75(24.12) 8.00(5.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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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调查对象疲劳状况的影响因素
以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总分为应变量，

以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文化程度、从事货运的
时间、日均工作时间、是否吸烟和平均月收入等为分
类自变量，以 AIS、情绪耗竭维度、人格解体维度和个
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为连续性自变量，进行分层线
性回归。

分层线性回归的结果显示：以疲劳总分为应变量，

以人口信息学特征为自变量所建立的第一个模型中，

调查对象的子女数量和日均工作时间进入了回归方
程（F=30.721，P < 0.001），R2 为 0.449，子女数量和日均
工作时间可以解释疲劳得分 44.9%的变化原因。在人
口信息学特征为自变量的基础上，增加 AIS 得分为自

变量所建立的第二个回归模型中，R2 提高到 0.561，失
眠问题可以解释疲劳得分 11.2%的变化原因。在上述
自变量的基础上，增加职业倦怠所建立的最终回归模
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35.332，P < 0.001），该模型中，子
女数量、日均工作时间、AIS 得分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
度进入了回归方程，R2 进一步提高到 0.587，提示子女
数量增加、日均工作时间延长、失眠问题和个人成就
感降低维度得分的增加与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
劳状况呈正向关联（P < 0.05），见表 4。基于上述分析，

可以初步建立预测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
的多元回归方程：疲劳总分=7.579+0.581×子女数量+
0.916×日均工作时间+0.434×AIS 得分+0.754×个人成就
感降低维度得分。

 3    讨论
疲劳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由于使用体力和/或精力

而引起的一种不良生理和心理的状况，它在一定程度
上会引起机体的虚弱感、缺乏能量和集中注意力减弱
等[12]

，许多职业驾驶人员的交通事故是由疲劳驾驶引

起的[13]。本调查发现，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人口信
息学和职业特征中的子女数量、日均工作时间以及失
眠和职业倦怠中的个人成就感降低等因素对其疲劳
状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拥有不同子女数量的重型载

 

表 3   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与失眠和职业倦怠的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rs, n=311） 
Table 3    Spearman correlations between fatigue status, insomnia,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in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rs, n=311)
 

疲劳指标 AISa 情绪耗竭 人格解体 个人成就感降低 MBI-GSb

身体疲劳 0.507*** 0.059  0.135*  0.301*** 0.187** 

脑力疲劳 0.547*** 0.192** 0.376*** 0.389*** 0.339***

疲劳总分 0.618*** 0.142* 0.242*** 0.392*** 0.271***

[ 注 ] a：《阿森斯失眠量表》；b：《职业倦怠量表》。相关系数的统计学检验，*：P<0.05，**：P<0.01，***：P<0.001。

 

表 4   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相关因素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 （n=311） 
Table 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s on fatigue status of heavy-duty commercial truck drivers (n=311)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b Sb t P b Sb t P b Sb t P

常数项 13.966 1.169 11.942 <0.001   9.803 1.148 8.536 <0.001   7.579 1.324 5.723 <0.001

子女数量   0.900 0.139   6.494 <0.001   0.742 0.125 5.924 <0.001   0.581 0.130 4.467 <0.001

日均工作时间   1.066 0.155   6.855 <0.001   0.905 0.140 6.459 <0.001   0.916 0.137 6.696 <0.001

失眠   0.495 0.056 8.763 <0.001   0.434 0.059 7.313 <0.001

个人成就感降低   0.754 0.217 3.469   0.001

R2   0.449   0.561   0.587

调整后R2   0.434   0.548   0.571

ΔR2   0.449   0.112   0.027

F 30.721 42.692 35.332

P <0.001 <0.001 <0.001

[ 注 ] 模型一：以疲劳总分为应变量，以年龄（≤30 岁=1，31~40 岁=2，41~50 岁=3，≥51 岁=4）、婚姻状况（未婚=1，已婚=2，离婚/丧偶=3）、子女数量
（0 个=1，1 个=2，2 个=3，≥3 个=4）、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及以上=4）、从事货运时间（≤5 年=1，6~10 年=2，≥
11 年=3 年）、日均工作时间（≤8 h=1，9~12 h=2，≥13 h=3）、平均月收入（≤5 000 元=1，5 001~9 999 元=2，≥10 000 元=3）和吸烟（是=1，否=2）为自
变量。模型二：以疲劳总分为应变量，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失眠诊断量表得分为自变量。模型三以疲劳总分为应变量，在模型二的基础上，

增加情绪耗竭维度、人格解体维度和个人成就感降低维度得分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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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营卡车司机，其疲劳总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用分层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所建立的第一个模型中，调
查对象的疲劳状况受到其子女数量的影响，提示在人
口信息学特征层面，子女数量对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
机疲劳状况的影响较大。在第二个回归模型中，即使
加入 AIS，子女数量的影响依然存在（P < 0.05）。在本研
究所建立的最终回归模型中，子女数量进入回归方程
中，提示该指标可能是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
况的潜在预测变量。

尽管美国对长途卡车司机有每周工作 60 h 的限
制，但事实上，对美国长途卡车司机的研究发现，这些
人中高达 20%者每周工作 75 h，更甚者为 90~100 h[14]。
本次调查对象的工作时长同样不容乐观，有接近七成
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日均工作时间超过 8 h。日
均工作时间更长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总分
更高，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作为自变量，日均
工作时间也进入了回归方程。澳大利亚一项针对 332 名
司机的调查表明，与每周工作时间 < 40 h 的司机相比，

工作 40~60 h 的司机的疲劳程度显著增加[15]
，与本调

查结果有一定相似性。很多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在
运输新鲜农产品等货物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而赶路，

其工作时间长的可能原因包括严格的“准时”交货要求，

不断压缩的交货期限等，作业时间主动或被迫延长，

长期繁重的劳动过程使其疲劳状况堪忧，也为公路交
通事故埋下了安全隐患。

本研究发现，失眠程度更严重组的疲劳状况也更
加严重，相关性分析结果也表明，调查对象 AIS 的得分
分别与其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呈正相关。
分层线性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提示，在控制了人口信息
学和职业特征影响的前提下，AIS 可以解释疲劳得分
11.2%的变异。有调查表明，睡眠不足可预测卡车司机
驾驶时的疲劳感[16]

，Mabry 等[17]的研究发现，与睡眠时
间正常的司机相比，睡眠较少的司机，以及因工作导
致睡眠节律紊乱的司机，更容易疲劳。本研究得到了
类似的结果，即失眠程度高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
疲劳程度更严重，因此，改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
的失眠将有助于减缓其疲劳状况。

Useche 等[18]发现，在公交车司机这一职业人群中，

职业倦怠和疲劳感程度都较高，且两者都与工作中的
交通事故有关。还有学者认为职业倦怠是卡车司机疲
劳症状的预测因素[19]。本调查发现，职业倦怠程度更
严重组的疲劳状况也更加严重，相关性的分析结果表
明，调查对象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个人成就感降低

的得分分别与其身体疲劳、脑力疲劳和疲劳总分呈正
相关。分层线性回归的结果进一步提示，在控制了人
口信息学特征和失眠状况影响的前提下，个人成就感
降低可能对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有负面
影响。对于职业人群而言，个人成就感是个体在工作
中所取得的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成就感，以评估个体在
工作中持续有效的期望感，个人成就感降低表现为感
觉对自身工作的胜任程度和完成相应任务所需能力
的降低[20]

，当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个人成就感降低
维度的得分较高时，提示其可能对自身的工作表现、
技能水平或职业前景持负面的态度，在应对工作中的
挑战和困难时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更容易感
到疲劳，它们之间也可能会互为因果关系，尚需深入
探索。在职业倦怠的三个维度中，“疲劳”和“情绪耗竭”
应被视为职业倦怠的中心特征，职业倦怠是身体疲劳、
情绪疲劳和认知疲劳的结合[21]

，但本研究中，仅个人
成就感降低维度进入最终模型，成为重型载货运营卡
车司机疲劳状况的预测因素之一，其他两个维度未进
入方程，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分析了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
疲劳状况的主要特征，以及人口信息学特征和职业特
征、失眠和职业倦怠因素对其疲劳状况的影响。但调
查中所使用的量表不具有临床诊断价值，横断面的流
行病学调查方法无法确认失眠、职业倦怠等因素与疲
劳状况之间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调查对象的数据
采集于一个地区，样本的地区代表性有限；此外，疲劳
状况的压力源广泛，本研究未纳入天气、交通状况、生
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等，而这些因素的交互
作用对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也可能会
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仅基于已知变量进行分析，其
他未被纳入的潜在因素可能会影响结论。

本研究在职业卫生领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研
究结果为了解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的主
要特征及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用信息，为探索影响重型
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疲劳状况的潜在危险因素，以便进
一步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从而提高职业人群的身心健
康水平和减少公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供了有益参考。
改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疲劳状况，首先建议相
关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强化对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
机的职业卫生和安全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到疲劳驾驶
对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全的严重危害；同时，应更新和
升级智能技术（如北斗系统的实时监控功能等），实现
疲劳驾驶的事前预警，增加驾驶人员停车休息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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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针对整个物流运输行业，建议发展和优化“货源+
互联网+卡车司机”模式，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消除货
源供应和运输承担方的信息壁垒，合理规划和调配货
运资源，以减少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无效工作时
间，增加收入，提升其个人成就感和职业获得感；最后，

建议进一步提升公路休息区、物流港的服务设施和质
量，优化加油、食宿、车辆维修等服务，增设改善疲劳
的放松设施，改善重型载货运营卡车司机的休息和睡
眠质量。

（志谢：感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2021 级本科生张明宇在数据处理与分析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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